
第１８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８Ｎｏ５

Ｏｃｔ．２０１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３．０５．０２０

乡魂一缕入梦遥 

———张错乡愁诗的别样诉说

郑美平

（福建江夏学院 人文系，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张错的诗歌既葆有东方传统的艺术精华，又具有现代新诗灵活多变的风格，其诗的灵魂是乡愁下的忧国忧民，诗的
艺术特色是以现代形式表现中国古典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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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错，美籍华裔诗人，原名张振翱，广东惠阳
人，１９４３年生。曾在广州、港澳读完中小学，后就读
于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１９６７年赴美求学，先后获
得硕士、博士学位，１９７４年起任教于洛杉矶南加州
大学。在台期间曾创办星座诗社。１９６５年至今一
共发表了１６部诗集、１１部散文集和多篇学术论文。
张错对海内外汉语诗歌界有较大影响，曾获台湾

《中国时报》叙事诗首奖、台湾国家文艺新诗奖、中

兴文艺奖。张错１５岁开始写诗，他的早期作品注
重主体的感觉和艺术的直觉，热衷于捕捉稍纵即逝

的意念，抒发的也常常是超现实的情怀，忽视了理

性，背对现实。但是从１９７５年的《洛城草》起，张错
的诗风出现重大的转折，他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及

狭隘性，意识到“所有浪漫与想象，都必须自现实的

根基抽根发芽”。于是他走出象牙塔，投身于沸腾

的生活，把社会和人群作为诗歌的表现对象，以现

实主义气质感染人。相对于以“超现实”情怀为主

的早期作品，诗风转变后的作品如《错误十四行》

《双玉结怨》《飘泊者》《春夜无声》流露的则是浓浓

的怀乡苦恋，是对故国文化的种种追溯，是忧国忧

民的赤子之心。这一主题成为他的诗心，使他迎来

了第一次创作高峰并贯穿整个创作过程。

　　一　张错怀乡恋
!

诗歌的情感表现模式

几乎所有流落在外的中华儿女，都有一种共同

的情绪，那就是怀乡，张错也不例外。他把自己形

容为中国的尤利西斯，长期流浪和飘泊在他乡。张

错贯穿一生的创作都是被怀乡所驱动，他的怀乡常

常是一杯苦涩得沁出眼泪的茶。张错曾经说过他

是彻底的民族主义爱国者，尽管他被自己的国家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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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了，无奈地熔入美国那个大熔炉，入了美国籍，

但他早已认定“中国”是他一生的婚配。纵观张错

的怀乡恋
!

诗歌，有以下几种表现模式：

（一）托古抒情

张错受艾略特的现代主义诗论的影响甚深，艾

略特指出诗人的职责在于找到“思想的情感相称

物”———思想感性化，让形象思维中的形象活起来，

进一步“感性”，引起读者对诗的经验作感性的反

应，再升到理性的认识，从而达到理性与感性的统

一。艾略特强调：情感不得直接表达，只能客观地

通过一种场景、一系列事情———客观对应物，来唤

起情感，诗人的抒情必须通过对客观对应物的叙述

与诗人的主观感受的主观叙述相呼应和平衡。艾

略特认为运用典故加以含蓄的暗示能达到古今对

比的效果，更能发人深思，因诗的篇幅有限，典故却

能蕴含更大的情致。典故可以暗示古今相同，暗示

过去的意识或状态还在延伸，借此增加诗的份量。

张错将这些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他通过用典，即

借古人的声音来表达感受、寄托情怀。他的诗歌在

现代与古典的对话中，暗含一种张力。

《春夜洛城闻笛》：“我静静的聆听。／一缕悠
长的笛声，／散入一双在洛城思乡／多么渴切的一种
思念啊！”（张错：《飘泊》，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版，本文所引张错诗句皆出自此书，下文不复说明）

这首诗，从题材、意象、境界到语言方式，都蕴涵一

种古典情结，诗作的题目就已将读者引向关于中国

古典意境的遐想，再配上沉郁悠扬的音乐，让漂泊

的心沉浸在永恒的故国家园，以慰藉在外恒久的孤

寂，从而获得一种内在的文化身份。

《丛菊》：“据说，唯有惊心动魄的往事，／才有
淡泊明志的生涯；／据说，丛菊莹然的眼泪，／不仅为
过往而坠下，／也为了某种的飘忽与无据。／繁花季
节的真幻里，／去追求一种不属语言的，／也不属于
年龄的相知和相交，／仍然是古代英雄式的幻象追
寻；／生命中恒常的雨季里／必然有一次骤发的豪
雨，／人生如寄的旅程里，／必有一丛菊花追悔的念
头；／而人们酒后的谈兴中，／仍然逗留于———／枫林
如何受创于夜露，／流下的眼泪，是菊花，／还是杜
甫。”乡愁是诗人生命的痛，却又是他的诗生命的养

料。在羁旅的生涯中，乡愁便是一再回旋于生命的

故乡的溪流；乡愁便是陶潜的菊花，杜甫的山河，是

书剑江湖的传奇，明镜勤拭的悟然。诗人是向往陶

渊明的悠然的，在《季节的故事》《饮茶》等诗篇里

也流露出这种情感。但对故土的思念，对故国的忧

心，“以及那些固执的依恋离合”，注定那朵菊花只

是“痴想＂，流下的眼泪是菊花无望的眼泪。张错借
用陶潜、杜甫等典故，将他心中满腔的复杂情绪一

一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屈问》一诗中，张错化用屈原的《天问》，借

屈原之身，追思自己的身世，道出了他乡土情怀的

忠诚，同时借屈原来反衬自己居无定所的凄凉和对

魂归故里的热望。而在《梦回咸亨》《家的祝福》

中，他索性化身于典故中的人物，作今昔的对比、结

合、衍生，达成对人性对生命新的演绎。

（二）借物寄情

张错的诗中有不少咏物之作，而且所咏之物都

有特殊性，像古镜、古碗盅、茶盏、兔毫、刀剑等等，

都是一些古典的意象。这类诗以咏物的方式，发掘

题咏对象的象征含义，“多用文物配图入诗，以文呈

象”，比附拟人，借器物来抒发怀古幽情，对存在进

行哲学追问。张错说，咏物是中国诗歌的一个传

统，物以寄情，咏物寄托了对家国的某种渴望。传

统的青铜器跟这种家国之思想最为吻合，它们来自

过去，有长达一千五百年“青铜时代”历史的沉淀

感。［１］除了青铜器，他还选择与沉默的古镜、古剑、

古碗、古环、兵马俑等对话，在现代时空中考察过往

历史事件，借古文物的特征寄托婉转的怀乡愁绪，

再借这种情感去表现现代人的意识，这是一个文字

的终端挑战。以《炼剑》为例，“自君别后，／或为绾
花绶，或挂树枝头，／三月剑成，大雨如注，／磨你数
年，霜刃未试，／剑师与故剑，／恰似一段心情凌乱的
乐府，／路漫浩浩，岁月悠悠，／惟有离居，才会同
心，／惟有忧伤，才以终老。”乡愁在中国几千年诗歌
文化中厚重的积累，从热爱中国古典文学的诗人心

中不断流淌，更何况是在民族、家国剧烈变动的时

代。那种不得已的离家去国，给心灵造成的剧痛，

一再强化了诗人在异国他乡羁旅不得归的悲凉境

遇，［２］所以才在悠悠岁月中，离居，忧伤，终老。

（三）秋风起乡愁

汉乐府的《古歌》中这样描写游子的思乡之情

“飘风急雨，不可遏抑”，落叶飘零，满目萧条，内心

憔悴以至衣带渐宽。这首诗开创了“秋风起乡愁”

的模式。［３］后来，历代文人骚客反复使用这种经典

细节来表现离别的相思之苦。秋天本就是思乡的

季节，落叶归根，那些客旅在外的游子，这时候的归

心犹为强烈，加上较早的《九辩》确立的 “悲秋”传

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游子的思绪，而张错

无疑也受到了“悲秋”的影响，此时思乡心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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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赋两首（之一）》“有一种分离，在秋天，／
……落叶千百，心情千百，／……由此可知，万言之
叶，／实在是万种心情，／漂泊无定，在逆旅，／在秋
天。”漂泊中的苦涩，流离中的孤独，迷失中的期冀，

其中有多少欲语还休的离愁。［４］讯息随秋风飘送，

万言之叶成为万种心情，在逆旅中的秋天漂泊无

定，诗人梦见一棵大树：发现自己是流浪的秋。

《秋赋两首（之二）》其中“秋天是追怀的季

节，／惟只有早春残夏褪，／枫红荻白之际，／才会在
境内为一张陌生的面庞而惊讶，／为鬓角一丝闪亮
的白发而惊心，／到底是读杜的年龄了，／经过战患
的颠沛，／感情的流离，／才会在一个孤独的秋夜，／
想起北部山里的一盏孤灯。”作者通过对秋夜凄凉

与寂寞的吟诵，承载着杜甫式忧国忧民的情感，这

种写法契合中国古典艺术的主性情传统，而且抒情

形象自身也明显带着东方的印记。他的抒情言志

是古老中国土壤里生长的花，而古典的芬芳又在新

的时代、在异域绽放风采。

《枫印》：“你是无数飘落枫叶的一片，／血渍嫣
然，／你是中国心中的一阵隐痛，／流落在下，／而把
一切归诸於命数的秋天，好像这就是哀乐的中年，／
而华夏的晴朗春日，／永远等待下一代的年轻人。／
正如每人也一度曾新鲜过，翠绿过，／并且急不及待
地把枝桠伸向青天，／可是这已是枫印时期，／是孤
独，／永远都是孤独。／你喟然而叹，／然後双手把衣
襟拉紧，／消失在仓皇的夜，雨，及风。”秋天的雨夜，
叶子轻轻飘落，泛起涟漪，他的寂寞孤独无人可知。

感时伤国总是中国文人心中恒久的觞，物外的异乡

秋叶，与己内的思乡忧国，是物我交融的完美体现。

（四）梦忆还乡

家是游子永恒的依托，最后的归宿，家是一切

人生追求过程的终点。从张错书写乡愁的诗篇中，

不难发现“归乡者”的身份是张错自我定位中的一

种情感结构。通过“梦忆还乡”，漂泊在外乡的诗人

在内心的情感充盈下主动地将愁绪以一种文本的

形式展现出来，这样既可以抚慰诗人在外孤独的内

心，也可以平衡诗人思乡却又无法归乡的矛盾

心理。

当漂泊的心开始流浪，哪里才是真正的归宿之

乡？目送着一个个如瀑布飞流似的岁月，诗人渴望

有一个精神的栖居之所：《孤舟》中他这样说：“飘

泊啊，不是鹭鸶，／是那颗痴念故园的心，／像茑萝之
归附松柏，／像磐石之苦恋土地，／国家啊！散发生
涯终是道家的传奇。／在民族掌故起伏的波涛中，／

即使迟到，／潮汐的信息仍然向东；／就因为方向与
故园，／所有的飘泊都将是归来。”散发飘泊终是道
家的传奇，不是他的宿命，在他向东的姿势中，在他

与中国恒常互望中，他不断反复吟哦的是关于故国

的往事、掌故，他在这些过去的、现在的消息中永远

怀着杜甫的忧国，鲁迅的哀国。但是经年的离居，

是否真的要忧伤以终老呢？于是他长年盼望回归

的首首怀乡吟中流露出这样一种坚定：“所有的漂

泊都将是归来”，“叶的降落，当然归根。”（《落叶》）

“如果你愿意———／就生根吧，／让我明晨把你叫起
来，／打一桶水，洗尽你一身的风尘。”（《倾诉》）

　　二　张错怀乡恋国诗歌的艺术特色

（一）线性的叙事结构

张错擅长把沉思的内质隐藏在线性叙事结构

下，通过外在的表层叙事对内在的哲思灵魂进行解

读。以《野兔劫》为例，三段诗分别从三个层面描述

了野兔惨遭捕杀的情景，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冲

突。［５］人类改造着世界，却同时也在破坏着世界，面

对这个共同的家园，总有一些目光短浅的人只想着

无止境地攫取。这首诗平白如话，没有多余的议

论，但诗中饱含着自然的辩证法，充满了对弱肉强

食游戏规则的责问，以及对人类征服自然同时又破

坏自然这一现象的不满和担忧。

张错诗篇中关于“华工血泪史”的数量不是很

多，但却是最惊心动魄的。一百多年前中国成千上

万的劳动者被称作“猪仔＂运往美洲，为殖民主义的
白人开荒、淘金、修筑铁路，受到惨绝人寰的待遇，

任人屠杀，并且毫无喊冤的机会，他的《浮游地狱

篇》曾获台湾《中国时报》第五届时报文学奖甄选

叙事诗首奖。全文共有五个篇章：第一篇：苦力陈

阿新的招供；第二篇：水手阿伯特·赫克的证词；第

三篇：徐阿三的口供；第四篇：水手查理士·柯考普

的证词；第五篇：五百苦力的供词。张错采用叙事

的形式，将诗中人物安排在特殊的戏剧场景中———

香港警察局，人物的供词体现不同的人物性格，使

读者如入其境，共同关切着人物的命运。

苦力陈阿新的招供：

我也曾向船上的葡萄牙人争论，／但却和另外
的廿多人被锁起来。／船开后三天的一个中午，／大
舱就有浓烟冒出，／有人大叫火烛，／有人大叫救
命，／我看到四处乱窜的火舌，／我看到四处乱跑的
水手……

水手阿伯特·赫克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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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下令我们全体，／带上手枪和短刀，／然后
在舱内提出二十名劳力，／船长令我们把这廿人／全
部套上铁链，／每两个人联锁在一根链条上，／然后
再把铁链烧红，／趁热焊在他们脚踝上，／看着他们
疼痛得满地乱滚，／呼爹唤娘的喊叫，／可真令人不
寒而栗，／有两个人忍不住疼痛，／冲出船弦跳入海
里……

五百苦力的供词：

至于家里的弱妻幼子，／还有倚门盼望的老母
老父，／我们的所能唯一的回答———／就是生前的眼
泪／死后的沉默。

这只是华工一段长长血泪史的开始，还有接下

来的开荒、淘金、修铁路、被囚在天使岛、被劫掠、被

驱赶、被“排华恶浪”屠杀……张错用朴实的语言、

平白的叙事方式将华工血泪史展现在读者面前，震

人心魄。

（二）精巧的构思

张错诗歌经常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如对比、隐

喻、象征手法等进行艺术构思，这是他诗歌的又一

艺术特色。如《双玉环怨》，“一只圆环牵住另一只

圆环，／在环玉长圆的主旨里，／恰似完整的过往，／
紧紧牵住另一个完整的将来，／而中间的玄虚，／倒
像是生命的两节，／同时发生而又纠缠不清的人
事，／虽然，哀伤与欢乐／各自有终结……正如时间
与历史，／生命是一段时间，／事件的发生就成为历
史了，／恰似完整的过往，／紧紧牵住另一个完整的
将来。”这首诗里，双玉环既代表个人与历史，又象

征过去、现在与未来，诗人用双玉环这个物象隐喻

个人生命融会于历史流变里，传达给读者生命哲理

和爱情真谛。在《屈问》里，他连续用了１６个排比
句“如何放逐仍是自己的家乡，如何愤懑仍是自己

的语言，如何行吟仍是自己的山水，如何荒芜仍是

自己的田园……”突出两个诗人同样的流浪而又截

然不同的性质，屈原是在自己家园流浪，而诗人却

是在异国他乡流浪，孰幸孰不幸，一目了然。在《落

叶》一诗中，诗人自比为落叶，先连续发问，再以富

有诗情的诗理自答，可谓设计精巧。

（三）典雅别致的语言

张错诗歌的语言通俗却不直白，手法含蓄而不

晦涩，意境忧伤而主题明晰。如“我决定以酒和花

与你饯行。／可是———／酒，你让我孤独的饮；／花，
你却让它恁自飘零。”（《依稀》）花与酒本都是古典

诗歌中经常出现事物，用孤独的饮酒和凭自飘零的

花形象清晰地营造了分别的忧伤意境。“如何在剑

影刀光的江湖，／成为一种难舍难分的身世。／最伤
心的还有———／离别后的相逢，／只可吁嗟，不可相
问，／不可再以生死相许，／只能以残余的今生，／报
答当年令你蒙尘的遗弃。”（《柳叶双刀》）在那刀光

剑影、身不由己的年代，双刀还是与主人分离了，那

刀是故国的刀，诗人以刀喻国，当年的遗弃，不是不

想生死相随，而是有难言苦衷。到现在人刀相逢，

那伤心的往事，却不可问，只剩吁嗟，这也是诗人当

年离国在外那难以言说的心路历程。［６］仅此几例，

已不难窥见张错诗歌语言的别致、典雅和传神。

张错的诗是他在异国他乡生活的独特艺术感

受和艺术表现，在他那屈原式的独吟后面不是诗人

顾影自怜的狭隘的民族观，而升华为博大的深刻的

历史内容。［７］他的赤子之心因离国而情深，固执地

追寻繁衍出种种的悲欢离合，但多年的理性又抑制

灵魂的痴狂。他是感伤的诗人，是理性的学者，是

寂寞的智者，是沧桑后旅人，是没有回来过的行脚

僧。他总有“一种繁花落尽的清冷”，向你娓娓道来

关于生命的美丽与哀愁，像传说中那位先智的叹

息，面对着永恒的时光流水，无奈地低回再低回，咀

嚼出丝丝苦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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